
! ! ! !“老舍先生爱画，爱看画，爱买
画，爱收藏画，爱挂画，爱和画家交
往，爱讲看画的心得，总之，是个‘画
儿迷’。”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如是
说。前段时间，一场画展，一场拍卖，
众人真正见识了老舍的收藏，件件
精品、样样难得。

!月 "!日上午，中国现代文学
馆展厅里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画展，
“老舍、胡絜青珍藏字画捐赠展”。老
舍的子女将父母珍藏了六十多年的
一批极有艺术价值的中国美术代表
作捐献给中国作家协会，保存在中
国现代文学馆里。这批画作一共十
三幅，其中八幅是齐白石的，三幅是
傅抱石的，一幅是林风眠的，一幅是
黄宾虹的，都是早已闻名天下的杰
作。其中有齐白石的《蛙声十里出山
泉》、傅抱石的《桐荫图》以及齐白石
以苏曼殊的四句诗为主题创作的
《手摘红樱拜美人》《红莲礼白莲》
《芭蕉叶捲抱秋花》《几束寒梅带雪
红》等精品。

紧接着在 #月 $%日的嘉德春
拍上，“老舍胡絜青藏画”专场上拍
了 $&件作品，包括八张齐白石、四
张黄宾虹、两张吴昌硕、一张傅抱石
和一张于非闇，最终全部成交，成交
额为 $'&(&亿元。舒乙代表老舍的
四位子女表示，所得资金将全部用
于建立老舍文艺基金，赞助中国老
舍研究会、北京市老舍文艺基金会、
老舍文艺奖、北京老舍纪念馆、青岛
骆驼祥子博物馆、重庆四世同堂博
物馆以及正在筹建的济南老舍故居
纪念馆等。

老舍对画的痴迷是出了名

的，此前，不少文章中，或多或少
看到过老舍收藏的小故事，零零
碎碎，难以梳理。记者借此机会，
与舒乙先生相约他家采访，专谈
老舍先生藏画。

老舍收藏书画是种“幸福”
在一篇叫《恋》的短篇小说里，老

舍这么写道：“在北平的琉璃厂，我们
都常常可以看到两种人。第一种是规
规矩矩，谨谨慎慎，与常人无异的。他
们假若有一点异于常人的地方，就是
他们喜欢收藏字画、铜器或图章什么
的。这些人大致都有点学识。他们手
中一有了余钱，便花费在使他们心中
喜悦而又增加一些风雅的东西上；第
二种人便不是这样了。他们收藏，可
也贩卖。他们看着似乎风雅，可是心
中却与商人没什么差别。他们的收藏
差不多等于囤积。”
这前一种，算是他对自己的真

实写照。老舍收藏画到底从什么时
候开始？舒乙回忆道，早在老舍去
伦敦讲学的时候，就开始收一些小
画片，包括带画的明信片。“那时他
的工资很少，一年 "#%英镑。在他
提出请求之后，才涨到 )%%英镑。
虽然他生活很拮据，但还是买了很
多画册、画报回来。$*"*年夏天，他
在回国之前，到欧洲其他国家参观
旅游了三个月，去了不少国家知名
的博物馆、画廊和古迹，购买了一批
画册和画片，包括伦勃朗、米开朗基
罗等人的作品。后来，他经常拿出来
翻看。可惜，抗战时，绝大部分丢在
了济南，连同他的藏书，全军覆
没。”

老舍曾一再说，在各种艺
术中，他“很喜欢看画”，“特别
喜爱图画”，“在穷苦中，偶尔
能看到几幅好画，精神为之一
振，比吃了一盘白斩鸡更有滋
味！”他甚至把欣赏到好画称
作是一种“幸福”。
从英国回来后，老舍到济

南的齐鲁大学任教。$*))年，
老舍的好友许地山也已从英
国归来，住在北京西城，离齐
白石所住的跨车胡同很近，而
且与之过往甚密。于是老舍写
信请许地山代为向齐白石求
画，按当时的润笔付酬。画好
后邮到济南，打开一看，是一
张《雏鸡图》，“《雏鸡图》白石
老人画过不止一张，但这一张
却不同寻常。画幅相当长，裱
好之后矮一点的房子竟挂不
下。画的右上角是一只鸡笼，
笼盖刚刚打开，一群小绒鸡飞
奔而出，跳满整个画面。笼内
还剩一只，在打蔫，另一只则
刚醒过来，张开小翅膀，飞着
就出来了，唯恐落了后……”
舒乙描述得活灵活现，“他如
获至宝，精心托裱成长轴，只在家庭
的重大节日才张挂几天。”
老舍到了武汉之后，和画家来

往渐多，藏画也渐渐多了起来。最早
出现在重庆阴暗小屋中的画有林风
眠的山水，赵望云的乡间小景，徐悲鸿
的雄鸡，还有沈尹默的书法。新中国成
立后，老舍的藏画与日俱增。家里客厅
的西墙是他挂画的主要阵地，虽然仅
能并列四幅，但架不住他老换。在文

艺界的朋友们之中，
此墙获得了“老舍画
墙”的美称。

老舍对自己的
藏画不叫收藏，叫
“积藏”。老舍说，他
喜爱画，“可不是收
藏”，原因有三：一是
“不会鉴别古画的真
假”；二是“没有购置
名作的财力”；三是
“不爱那纸败色退的
老东西”。

值得一提的是
老舍还收藏了大量
京剧名伶所画的扇
子，“这逐渐成为老
舍的一个专项收
藏，而且这个专项
没有第二人。”舒乙
介绍道，“他和这些
演员非常熟。其中
有几位是莫逆之
交，包括梅兰芳、马
连良、荀慧生等。他
们经常在一起，下
小馆喝喝酒。通过
这种接触，他知道

这些人都会画画。这些传统的京剧
演员有一个特点，在他们学徒以及
成名的过程中，都有很多大文人帮
助他们，有的帮助写剧本，有的帮
助排演。受这些大文人的熏陶，慢
慢他们的文化都比较高，文人气质
很浓。于是，老舍开始特意收集他
们所画的扇子，多数能叫得出名字
的名家、名角的都有。”

尽管老舍与名伶们关系密切，但
他却不向他们求画，而是自己去收
集。“费很大的劲儿去淘换，这是乐
趣！然后，出其不意，向本人出示这些
作品，看着他们惊讶的样子，老舍那
份得意就甭提了。”舒乙回忆道。
经过十几年的辛勤收集，老舍

收藏了 $&)把名伶的扇子。其中有
梅兰芳、王瑶卿、陈德霖、奚啸伯、裘
盛戎、叶盛兰、侯喜瑞等，足够开一
个名伶扇画展。舒乙说：“之所以有
$&)这么准确的数字，不是他本人
统计的，也不是家人统计的，是抄家
的人统计的。$*($年，老舍已去世
五年，‘四人帮’决定‘鞭尸’，起因是
那一年苏联翻译出版了老舍的小说
《猫城记》，发行 (%万册，同时在特
瓦尔多夫斯基主持的《新世纪》杂志
上全文连载。苏联的评论说，老舍早
就预见了‘文革’，《猫城记》里打老
师，杀老师，烧书，都写了。”
“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苏联大捧老舍，“我们”当然得大批
老舍。随之而来的是抄家，来的不是
红卫兵，是政府的一大批专家。抄走
的东西，有详细的清单。其中，专管
抄古董、字画的专家看到了老舍收
藏的扇子，一看都是京剧名伶的作
品，说：“这不是艺术品！”这些专家
不但走了眼，而且蔑视京剧演员。清
点扇子时这样写的：“扇子一捆，$&)
把。”以至于这些扇子最后全部流
失，一把没剩。
舒乙说，老舍收藏的这些画作一

大部分在两次浩劫中损失掉了，“一
次是‘文革’，另一次在抗战爆发之
后。老舍从济南到了武汉，而我们太
小，和母亲留在济南。后随母亲回到
北平的娘家躲避战事，很多图书、字
画基本上都存在了齐鲁大学里。齐鲁
大学后来成了日本军的兵营，这批书
和字画的下落没人知晓了。”

舒乙：父亲老舍的藏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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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杯水画展打响了第一炮

吉祥寺是佛门净地，世俗之人是不好在
这里久住的。不久，唐云就在江苏路洛阳村找
到一所房子，全家就由吉祥寺搬了出来。这所
房子不大，除了几张床，什么家具都没有添
置，连窗帘布也没有。房子虽然小，十四口人
住在一起，拥挤不堪，但唐云感到总算结束了
漂泊生活，有了自己的家，心中安定了许多。
唐云画画是为了生存，他艺术上的成败，

在这初闯上海滩之际，还难以预卜。此时，唐
云在想着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要活下去，就
要把画卖出去，这当然首先就要有人来买你
的画。要在上海滩立住脚，第一位的事情就是
创牌子。抗战初起，人民的生活动荡不安，上
海汇集了许多难民，无以聊生，能不能给难民
做些好事？唐云和若瓢、邓散木、白蕉商量，决
定举办一个画展，把卖画的钱捐献一部分给
难民，这种捐献的数字虽不可能太多，对因饥
渴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也可以聊补无米之
炊。办画展总得有个题目啊。“就叫杯水画展
吧，我们所捐献的，也只能起到一杯水的作
用。”邓散木的艺术虽然冷峻，但他的心肠是
很热的。唐云、若瓢、邓散木、白蕉四人商定，
当即作了分工。若瓢交游广泛，善于组织，加
上他那身袈裟也很有号召力，整个画展的组
织工作由他主持。
邓散木的书法，家里已经积存了不少，白

蕉也是写字。和唐云相识之后，经唐云的指
点，也能画几笔兰草，无论是写字或画兰草，
都是比较方便的。唯独唐云画的是山水，这可
是个细致的工作，不能急，还好在延庆寺他画
了一百多张，都带来了。
一切准备就绪。“要找些人捧捧场啊。”唐

云说。“请小报的记者来，都是朋友。”若瓢说。
由若瓢出面，把新闻记者郑逸梅、陈灵犀、唐
大郎、卢溢芳、龚之方都请了来，这些都是经
常出入吉祥寺的朋友，这时也都是唐云的朋
友了。除了新闻记者，他们还请了一批喜欢书
画的文人出来捧场。当时的饭菜很便宜，只要

两元钱就可以美美地吃上一桌。饭后，
唐云又送每人一张画。“我是初到上
海，请各位帮忙。”唐云双手抱拳，频频
致意。
“杯水画展”在大新公司四楼举

行，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画展。邓散木的
字就不用说了，就是那“粪翁”的署名，也引起
人们的浓厚的兴趣，要探讨这名字的含义，为
什么别的名字不叫，偏偏要叫粪翁呢？在上
海，许多人都知道若瓢是位和尚，却很少有人
知道这和尚也会画画，自然也引起人们的兴
趣。白蕉在上海已经混了几年，他的字已小有
名气，可是他的兰草却很少有人看到过。而初
到上海的唐云，虽有唐伯虎这个别有风韵的
雅号，人们对他的画则是陌生的。上海画坛画
黄大痴的不乏其人，有的临摹黄大痴的《富春
山居图》，却很少能有人得富春江真山真水的
神韵。唐云的山水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黄大
痴的笔意，但他在富春江畔的大石斋毕竟居
住了一年，沐浴着富春山雨江风之灵气，并把
它糅合进自己的艺术中，一派富春江生机勃
勃的景色呈现在画上，再加上诗人王太原在
画上题的清丽诗句，给人带来了耀眼的清新。
报纸上更是热闹了，每天都有消息，介绍

画展作品销售情况，还有对画家介绍的专题
文章，放在首位的当然是唐云了。这次画展最
为成功的还是那“杯水画展”的题名，在日本
军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中国，就凭这个画展
的题名，就能把爱国热情的火焰点燃得更旺。
画展的收入又是为了救济难民，大家都带着
正义感来参观，或者购买字画。上海美术界的
知名之士郑午昌、吴待秋、汪亚尘、贺天健、冯
超然等都前来参观，为了支持画展的成功，他
们都订购了展览会上的作品。
果然不出所料，画展连续展览了九天，展

出的作品全部卖光，有的作品还一再复制，真
是达到了洛阳纸贵的盛况，一时买不到宣纸，
就用白道林纸画。唐云的一张《丝瓜纺织娘》
就复制了三十多张。
这次展览，不论是字或是画，亦不论是山

水还是花卉，统统是五元钱一张。画家自己留
二元，捐献二元，还有一元留作活动经费。唐
云的收入不只是解决了全家生活费用，度过
家庭经济危机，还把静安和尚借给他的二百
元钱还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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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找个补贴家用的活儿

"%%)年正月底，我刚寻觅好门市房要租
赁时，妈妈却病倒了。
早在我住院那会儿她就头晕失眠、面部

肿胀，尿量减少，她想可能累着了，就在小诊
所买了点药，她想无论如何支撑到年后再说。
谁知，在喧闹的元宵夜，她竟全身抽搐，我立
即把她送到人民医院，诊断很快出
来———尿毒症！

犹如晴天霹雳，我登时愣在那
儿。妈妈虽说一直瘦弱，却从来不曾
有过大病。咋跟尿毒症沾上了呢？一
定搞错了！将老人转到附近的部队
医院重新检查，结果外甥打灯
笼———照旧。

手捧诊断书，泪水在脸颊上疯
狂流淌———再也没有比这更让我心
碎的了！地球人都知道，尿毒症最佳
治疗方案是肾移植，我却不知综合
费用竟要二十多万！真是不病不知
道一病吓一跳啊！这才叫屋漏偏遇
连阴雨啊！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即使不吃不喝，即使砸锅卖铁，即使债台

高筑也要挽救妈妈的生命———这是我毫不犹
豫、毫不动摇、毫不含糊的信念！
第一行动就是捐肾，却因血型不同被否

决。只好边做血液透析边等匹配的肾源。
做肾移植的费用终于筹够了，却并没有合

适的肾源。而做血透的费用每月要上万元，如
果拖下去，恐怕把借来的钱花完了还没能做上
手术，等一旦有了适合的肾却又拿不出钱来，
我为此忧心如焚。为了扩展搜寻肾源的渠道，
我把妈妈的病历投到省内十几家大医院，而且
在网上发了求助帖子。然而，发出去的消息都
如沉大海，真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煎熬中，我意识到不能坐等，必须找个既

不耽误给妈妈治疗还能补贴家用的活儿。干
啥呢？不能到集体单位，因为我了解单位的工
作制度，偶尔请假还可以，这么频繁根本不
行！给个体户打工？也难，个体户更讲实际。摆
摊位做小买卖？好像也不合适。
热水器坏了，只好到浴池去洗澡———嗯？

搓澡的人咋那么多啊？眼睛一亮。原本没打算
搓澡的我，补上五元钱的搓澡费。小媳妇给我

搓澡时，我像拉家常似的问她一天能搓几个，
一个挣几块，她说一天能搓四五十个，一个提
三块。哟，收入蛮可观呐，这工作，在时间上也
不会受限制吧？因搓澡的大都不止一个，可自
由调节呢！可自己毕竟当过演员、播音员、文
员，现在沦落到做搓澡工，自尊上过不去，土
话说是掉价儿。这个顾忌让我一夜未眠，天光

放亮时才想通：自己本身农村女子，有
啥价儿？既没价又有啥可掉？再说，这
工作注定是骑驴找马的过渡活，有合
适的再调嘛！当然，如果被父母知道会
心疼，女儿知道会抬不起头，田野白云
知道会难过，因此应聘时，还是避开闹
市去了偏僻的开发区。
老板瘦高、干瘪、尖嘴猴腮，三十几

岁却满脑袋猪头纹，打扮很另类。我去
第二天，他就找我单独谈话，目光猥亵。
“过去做啥工作呀？气质这么好，搓澡不
是大材小用吗？”“无业游民呢，别说大
材，小材也没有呢。”“就冲你这长相，要
给你妈挣点治疗费还不简单？不用半
年。”“你说啥？”赤色火焰在我的眼睛燃
烧！哼，即使拉棍子要饭，我也不可能出

卖身体、灵魂和人格！猪头纹赶紧改变语气。
“嘿嘿嘿，别误解，我的意思是你完全可以

处个情人嘛。我也是为你好，只要你愿意，我保
证给你介绍个大款……”“既然你这么喜欢钱，
还是把大款留给嫂夫人吧！”我转身就走。
“大姑娘要饭吃———死心眼！”背后传来

对牛弹琴般的叹息。
跟我一起搓澡的于姐对我的到来很抵触，

因为生意时好时坏，忙时两人忙不过来，闲时
一个都闲。但既然有了两人就要均摊，所以我
或多或少还是抢了她的活儿。意识到这点，我
决定在生意清淡的上午不来洗浴，然后到家政
公司找了一份需上午工作的钟点工。
于姐渐渐体会到我对她的善意，也慢慢

知道了我的困境，她怀着感动迅速接纳了我，
并把按摩、刮痧、拔罐、盐水浴等技术传给了
我。这样，我的收入大大提高了，最多的一天
竟挣了二百！我不是没见过钱，但领到那一日
一结的二百元时却颤抖着双手笑了，笑着，笑
着，眼泪不可抑制地淌出来———那是一下午
一晚上搓了近五十个澡做了十几个盐水浴的
劳动成果啊！

阅读编辑∶孙钟焜 视觉设计∶戴佳嘉 投稿：szk@wxjt.com.cn

A32
2013年9月3日 星期二 连载编辑：裴 璐 投稿：lwx@wxjt.com.cn 阅读/连载

本报零售价

每份 $'%%元

!"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

#国内邮发代号!"# $ 国外发行代号%&'( )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社址：上海市威海路*##号 ) 邮编：+,,,(- )总机：,+-.#+'+-+!(转各部

#本报在")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南非、匈牙利、新西兰、罗马尼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英国、德国、希腊等
#本报印刷 + 文新集团印务中心等 , 在国内外 *个印点同时开印 ) 上海沪太、上海龙吴、上海金桥、上海界龙、崇明 ) 北京、深圳、香港、美国洛杉矶


